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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理查德·戴维斯

我写《极端经济》这本书的动机是

寻找今天正在经历压力和紧张的人们，

而这些压力和紧张可能与我们正要前往

的地方——未来有关。相比过去经济学

家研究的典型国家和城市，这意味着要

打破常规，应用一种研究极端的想法，

这种想法在 400 年前由威廉·哈维首次

提出。对极端案例的分析目前已经被广

泛应用于医学领域，并在现代工程和物

理学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戴维·柯卡

尔迪随后提出了相关的思想。那么，世

界上最极端的经济体如何看待 2030 年的

压力和紧张？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准备来

应对？

从我们对自己的前进方向了解很多

这一事实开始，城市化就是一个例子。

1950 年，全世界 70% 以上的人口居住在

农村地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经济上

的挑战主要是对于农村地区人口而言的，

随后几十年的迁徙见证了城市的扩张与

农村的缩小。2007 年是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一年，世界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

人口。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下去，2020—

2030 年，城市人口预计将增加近 7.9 亿

人——这是美国人口的两倍多，并将产

生 43 个人口规模超过 1000 万的“特大

城市”。到 2050 年，一个世纪前的格局

将发生逆转，全世界 70% 的人口将生活

在城市地区。基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所描述的三种集聚力量以及在格拉斯哥

所见到的，这意味着城市生活的经济力

量将会脱颖而出。持续的趋势指明了我

们前进的方向，也指出了将要在那里发

挥重要作用的经济模式。

未来十年最重要的趋势将是本书第

三部分所描述的三种力量。它们是全球

性的，目前正在引起极大的关注，而且

这三种力量可能还会增强。到 2030 年，

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这四个

国家的情况将与今天的秋田类似，年龄

在 50 岁以上的人口将多于 50 岁以下的

人口。机器人和自动化软件等技术将影

响更多的工作场所，当各国政府效仿塔

林所采取的措施以节省开支时，数字化

将扩展至整个国家部门。圣地亚哥式的

经济不平等将变得更加普遍，在世界最

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前 10% 的人口的收

入占比将攀升至 50%。对于大多数人来

说，2030 年将是这三类城市的混合体：

一个老龄化、先进技术和经济不平等共

存的城市社会。

危险的中间道路

除了有助于明确目的地，极端情况

还指明了前进过程中的陷阱。受到压力

和破坏的地方使经济学回归到了一种

简单而原始的形式，通常能够揭示出那

些反映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的现代例

子——自由市场的作用。2020 年，关于

如何管理市场的观点变得两极分化。左

翼政党希望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控制

公司和工程的效果，右翼人士希望给予

企业家更大的自由，由于要依靠竞争来

提供规则，他们认为企业家对利润的渴

望将解决所面临的挑战。世界上一些最

艰苦地区的生活告诉我们，这两种极端

情况都应该避开。

正如本书第一部分所示，为了保持

韧性，一个社会往往会创建自己的非正

规市场。尽管困难重重，贸易和交换仍

然出现在了海啸肆虐后的亚齐，以及扎

塔里的难民营，甚至出现在路易斯安那

州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里。这一过程是

有组织的——这些市场在没有国家帮助

的情况下实现了繁荣发展，而且在这一

过程中经常会面临着相当大的妨碍，自

建的金融体系也已经成熟。在美国，监

狱的地下经济使用大量的平行货币，包

括鲭鱼、咖啡和最新的数字货币——“绿

点卡”；在亚齐，传统的黄金文化提供

了储蓄和保险；在扎塔里，商人们将奶

粉变成了一种可以交易的资产，作为将

现金吸引进难民营的一种方式。人们有

能力创造市场，也有能力通过复杂的方

式来转移价值（建立经济运行所依赖的

支付系统），这是与生俱来的。工程经

济压制了这一点，而且浪费了这些技能。

通过抑制自建贸易，严格控制的制

度阻塞的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换。当你的

生活处在紧要关头时，你就会非常清楚

地看到自由贸易的价值。在我整个旅行

过程中，人们讨论经济时不仅将它作为

一个获得商品并能赚钱的渠道，它也是

身份的一个重要来源。生产出来产品并

进行买卖，这就产生了责任——保证质

量，履行合同，并按时交货。如果做得好，

就会获得良好的信誉，以及随之而来的

尊重。市场是在买家和卖家之间分配商

品的地方，也是支持个性和表达自我的

场所。在国家控制很强的地方，自由贸

易没有萌芽的机会，那是我所访问过的

最凄凉、最绝望的地方。

问题在于丹尼尔·贾杜是对的，市

场真的不在乎。正如好的市场创造价值，

不好的市场会摧毁价值。通常，就像在

达里恩的热带雨林中看到的那样，这个

问题是一种经济的“外部性”，因为一

些参与者（在那里是伐木工人）在做决

定时，忽视了加在其他人身上的成本。

达里恩是一个不受监管的地方，关于交

易的原始愿望和能力侵蚀了生活在那里

的人们的长期前景。外部性问题是普遍

存在的，这意味着一个自由市场会产生

太多不好的东西，好的东西反而很少。

一旦你目睹了它所造成的破坏，那种认

为可以依靠无监管市场来处理公共政策

问题的观点就显得幼稚，这是很危险的。

市场不会很可靠地在最需要它的地

方出现，也不会在下跌时反弹。如果曾

经有两个群体可以从贸易中获益，那就

是达里恩丛林中贫穷但知识渊博的游击

队，以及迷失于长途跋涉中的现金充裕、

惊慌失措的移民，然而并不存在设有安

全通道的市场。金沙萨在殖民统治和政

治领导者的领导下失败了，那里的人民

陷入了一种低级腐败的困境，这种腐败

阻碍了每一笔日常交易。集聚力的放大

使格拉斯哥迅速崛起，但也在这座城市

陷入衰退之际将其击垮。正如我们看到

的，这些失败的核心（外部性的破坏、

理性选择所造成的弄巧成拙的影响、网

络的脆弱性）是经济方面的。这些失败

的地方从根本上也使市场失灵了。

2030 年，繁荣的城市将会找到一条

中间道路——一种利用人类自然能力创

造市场的模式，可以减轻不受约束的自

由贸易所带来的代价高昂的负面影响。

我遇到的极端失败情况说明了为什么这

并不简单。许多复苏的崩溃都是善意政

策的结果——达里恩的柚木树补贴，将

格拉斯哥的造船厂“集聚”以成为更强

大的竞争对手的计划，甚至是蒙博托将

金沙萨变成水力发电工业中心的计划，

所有这些在理论上都是讲得通的。每一

个想法都涉及国家试图以某种方式驯服

或影响市场，但每一个都大错特错了。

未来以及通往未来的中间道路是一条坎

坷崎岖的道路，这使我们重视对经济韧

性更深层次的理解——不仅有 GDP 的涨

跌，而且包括抵御灾难性衰退的能力。

日常生活中的非正规经济

为了理解韧性，我们需要把经济生活

中目前被隐藏的部分，作为统计、辩论和

政策的中心部分。非正规经济规模更大、

更复杂、更具有创新性，已经超出了政策

制定者的理解，其作用是一个巨大的缺口。

无论我到世界哪里，通过花时间与人们谈

论他们的经济是如何运作的，我都发现了

一个隐藏的系统，该系统与由统计机构追

踪并由记者报道的系统同时运行。金沙萨

就是官方数据如何描绘不完整图景的一

个例子。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作为数百万

人的家园的金沙萨却是极度贫困的。这里

也是一个非正规贸易和创新（巨大的农村

经济）的热闹之地，但这些数据没有显示

出来，数据显示的是大多数局外人所看到

的唯一图景。难民营是另外一个例子：以

难民营的官方数据来衡量，扎塔里和阿兹

拉克是同卵双胞胎，但它们其实有着天壤

之别。

通过搜集“软信息”来追踪非正规

性将改善我们对经济体的看法，并有助

于理解韧性如何发挥作用。金沙萨再次

成为一个杰出的例子：正如一位天主教

神父告诉我的，只有通过非正规性（街

头贩卖和“分手”生意），人们才能在

那里生存下来。在亚齐，佩戴金手镯的

传统财富制度被证明是一种潜在的保险

机制。而格拉斯哥造船家庭的艰难生活

通过非正规的安全网（从保全面子的典

当规范到“家庭”储蓄池）得到了缓解，

这些安全网很好地应对了城市生活的困

难。目前，非正规性在主流经济学中没

有任何地位。如果我们关心韧性，那么

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一项关于财富的新研究

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如何衡量财富。

经济学关注的是一个地方的“资本”，

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储存的价值，可

以用于村庄、城市或国家的年度产出和

收入流量。关注点集中在金融资本（现金、

股票和债券等资产）以及实物资本（建筑、

工厂和机器）上。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

而金沙萨和达里恩这两个经济体的悲剧，

部分原因是在于短缺。这些财富形式只

是图景的一部分，只关注这些而不考虑

其他的一切，则意味着我们的方法狭隘

而简单，忽略了经济体繁荣和富有韧性

背后所隐藏的资产。

亚齐、扎塔里和路易斯安那州是非

常不同的地方。在每一个国家，金融资

本和实物资本都是不足的，人们以不同

的方式展示了思想、技能和知识的重要

性。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被认为是过

去 30 年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极

端经济体增加了另外一个视角：人力资

本不仅有助于经济扩张，也是防止经济

灾难性衰退的一种方式。和非正规性一

样，人力资本也是一个具有韧性的池子。

约翰·穆勒在 19 世纪中期发现了这一点，

亚齐人在 2004 年海啸后重建家园时也证

明了这一点。然而，大多数国家并没有

认真尝试去衡量人力资本，只有少数国

家（包括英国在内）将其视为了附带项目。

经济学最大的空白在于，它完全忽

视了社会资本。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个

概念具有争议性。左翼人士的批评指出，

一个依赖于社会资本的经济体系将大幅

削减公共服务的空间。右翼人士则认为

最好是自发崛起，而不是应该由政府干

预或出资。其他人则认为这一概念太不

精确，在任何实际的方法中都没有用处。

由于很难衡量而且容易被惹恼，社会资

本已经被忽视。

但是在面对极端压力和变化方面，

社会资本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清晰的。

它是一种黏合剂，将社会上其他资产捆

绑在一起从中吸取更多。在以信任和互

惠互利为特征的地方（这里社会资本很

多），我听说并见证了实物资本和金融

资本得到了更好的利用。亚齐的共享摩

托车，格拉斯哥公寓商店里用来给当地

婴儿称重的秤，这些都是工具、机器或

基础设施更密集、更有效使用的例子，

这是因为有积极的文化在支撑着社会。

正如罗伯特·帕特南的意大利之行表明

的，社会资本通常支持非正规的金融安

排。我在旅途中看到的非凡的韧性也证

实了这一点。当地的传统和规范支撑着

非正规的支付、保险、信贷和储蓄体系，

这些体系皆是在最具挑战性的时刻出现

的。社会资本非常简单，它提高了生产力，

使经济更具韧性。

这些缺失的经济学部分（收入中的

非正规性，财富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

本）可能模糊且难以衡量。但是如果不

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我们就会错过经

济中的一大部分。我们的经济图景是不

完整的，这限制了我们评估在不久的将

来经济发展趋势的能力。

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经济学

大约在 400 年前，威廉·哈维认为

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能最好地了解自然。

哈维的建议是针对解剖学家的，但在现

代经济的背景下，它的重要性更加重大。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数百万人将走上一

条我们之前从未涉足过的经济之路——

进入一个充满老年人、先进的软件和机

器以及不平等的巨大新型城市的世界。

今天的秋田、塔林和圣地亚哥都是奇怪

和极端的地方，虽然边缘城市从来不是

经济讨论的主要内容，但是那些极端经

济体的生活在明天将成为常态。要驾驭

这一切，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经济学。

人们喜欢交易并且擅长于此，但是我们

创造的市场会破坏价值——前进的唯一

道路是一条崭新的中间道路。失败是有

可能的，即使在潜力最大的地方也是如

此，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韧性。对

于许多国家和人民来说，收入来自非正

规的贸易。它承认一个社会的财富是建

立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上的，而位

于其上的是金融资本和实物资本。今天，

这些收入和财富中更微妙、更人性化的

方面在经济衡量或规划中几乎没有发挥

什么作用。我的旅行也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它们起作用，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

自己错过的东西：对老龄化的有力反击、

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痛苦的真正根源，以

及不平等正在世界上最有前途的经济体

中造成隐性的缺陷（对韧性的侵蚀）。

未来十年最重要的趋势是什么

《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
作者：理查德 • 戴维斯
（Richard Davies）

上市时间：2020 年 8 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总统令并没有命令这些公司从纳

斯达克或者其他股票交易所下市。不过，

整体而言，考虑到中美两国关系的大趋

势，以及中国公司目前为止在美国面临

的其他问题（包括财务、审计方面的问

题），中国公司未来赴美上市的前景不

乐观。”柳治平表示。

赴美上市前景难言乐观

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上海市律师协会金融工具业务研究委员

会委员邹林林 12 月 16 日向时代财经表示，

特朗普颁发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者

买卖在美上市的“中国军方控制或拥有”

的企业，首批宣布了 31 家在美上市的中

国企业为军方相关企业。纽交所及纳斯

达克也已启动相关程序。“应该说，这

是一个政治行为，是美国政府打压中国

企业的一个步骤。”

邹林林认为，相比较而言，最近美国

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更像是

一个经济行为，虽然是政治目的在驱动，

也会达到一定的政治效果。法案本身适

用于所有外国公司，但最直接的影响是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本月初，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外国公

司问责法》，这可能阻止一些中企在美

交易所上市。该法案将对在美国交易所

上市的中国公司施加限制，包括要求它

们提供不受外国政府控制的证明。在众

议院表决通过后，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

署立法生效。《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

点在于，如果美国的监管机构连续三年

无法检查某在美上市外国公司的审计账

簿，证交会将对其除牌。

“中美双边关于中国企业在美上市

的设计监管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美国的

投资者也一直要求提高中国在美上市企

业的审计质量。法案的另一要点是，上

市公司必须证明其不是外国政府拥有或

控制的公司。这个要求针对中国的味道

就很重。”邹林林表示。

邹林林认为，美国的这些举动短期

将会造成大量的中概股公司在美国退市、

摘牌，并转而在香港或国内上市。长期

来看，中国公司会少掉一个重要的上市

融资基地，这将不利于中国公司与全球

资源的对接及融合。

“鉴于这些公司的股价都受到不同

程度的影响，低成本的私有化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中国资本市场是否欢迎以及

能否容纳这些公司的回归，也有待考验。

中国政府也面临一个课题，即如何将境

外资本引入国内的实业及资本市场。”

邹林林表示。

邹林林认为，美国行政当局针对中国

公司的肆意打压以及《外国公司问责法

案》的施行，将对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产

生广泛影响。中国企业未来上市地的选

择，会更多的考虑法律环境及监管氛围

是否有利，机构投资者的参与程度，以

及政策不确定带来的风险。随着国内资

本市场的完善，注册制带来的上市便利，

国内资本市场以及香港资本市场将对高

科技企业上市具有无比的优势。

“无论在境内上市，还是在境外上

市，诚信是最美好的语言，诚信发行股

票是底线。现在国内资本市场也在持续

完善。随着我国注册制改革力度的加大，

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证券代表诉讼制

度的跟进，将来中国公司可以在国内上

市，让资本市场既可以成为中国诚信企

业的加油站，也可以成为广大投资人的

聚宝盆，这也是一条有光明前途的康庄

大道。”刘俊海表示。

（文章来源：时代财经）

继纳斯达克禁令及内讧后，中芯国际再遭 MSCI 封杀
中国公司赴美上市前景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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